
等着警察拿来救火毯救火，喊着口号等烧死，这一系列

引人注目的动作怎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被

便衣发现呢？是谁在说谎？谁导演的这场自焚惨案，那

不是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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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无悔人生路                 迷茫中与您道真情  

2000 年底，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和她的亲友们

在天安门广场上游玩，想拍几张结婚纪念照，新娘子打

扮一番，刚从书包里取出大红纱巾，戴到头上，万万没

想到突然冒出了几个便衣警察，一拥而上抢走了新娘子

的红纱巾，又将包翻了个乱七八糟，新娘子及其亲友以

为是遇上土匪强盗了，很气愤地与对方打骂起来。便衣

们这时才醒过味来，打错人了！他们向新娘子解释道，

他们要抓的是法轮功，刚才把红纱巾误以为是法轮功横

幅了。因为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所以知道打错了。新娘子及亲友对此事十分气愤，

说：“刚才就算是炼法轮功的拉横幅，你们也不能如此

穷凶极恶，简直是一帮土匪强盗！” 

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新娘子在天安门就仅仅

因为拿出一条大红纱巾，警察就这么敏感，动作之迅速

令人惊讶，那么，央视《焦点访谈》上播出的所谓法轮

功“天安门自焚”的那一幕幕表演，什么先坐下再盘上

腿，打开汽油瓶盖，往身上浇上汽油，再用打火机点着，

由一条红纱巾想到的

【明慧网】九八年我“下岗” 
后开了一个洗衣店。前年秋季，一 
位顾客来店，取她丈夫送来的五件 
衣服，她没拿我给她丈夫开的取衣凭证， 
却和我大喊，说我太死板。我向她解释，她 
象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坚持要把衣服拿走，然后大喊 
再也不到我这里洗衣服了。我想着师父讲的法，告诉 
自己不能和她动气。 

过了十多分钟，她平静了。我向她丈夫核实了一下

确实没错，就答应把衣服给她，并拿出在她衣服里洗出

的四百元钱递给她。她愣愣地站在那不敢接，我把钱放

到她手里说：“是你的。”她红着脸说：“真不好意思，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下回我还到你这里来洗衣服。”

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 
她很吃惊地问：“你师父是谁？”我说：“我师父

大名鼎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的。”

她笑着点点头。我又说：“如果在以前，我早就和你干

起来了。” 
从那以后，她来我店洗衣服的次数更多了，她还说，

我店洗的衣服比哪洗的都干净。 
这些年，这样的事遇到很多。自从一九九七年修炼

大法，我一点点地按《转法轮》中讲的去做，去掉私心，

不再争名夺利，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祥和。◇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午，五

彩缤纷、载歌载舞的不同族裔的团队穿越汉堡市

中心，将一年一度的德国汉堡文化狂欢节推向高

潮。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近一百五十名法轮功

学员也参加了游行，并赢得组织者和观众的好评。

“宽容”是二零零九年汉堡文化节的主题，

“认知取代恐惧——人的尊严不容侵犯”是此次

文化节的宗旨。法轮功学员除了和往年一样展示

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次游行还加入了揭露中共迫

害法轮功真相的主题。在约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法

轮功方阵中，打头阵的是约九十名身穿中国古代

风格服装的天国乐团成员，随后是花车、仙女队及展示

这个和平团体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模拟酷刑展。 
原籍波兰的观众莱斯采克，是退休机械设计师，在

东欧共产党倒台前九年来到德国。以他在波兰共产党统

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的经历，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迫害

的根源在于，共产党专制就是想控制人的一切，包括人

的思想和行为，如果它觉得控制不了了，它就要镇压。

文化狂欢节总指挥库劳女士对记者说：和去年一样，

天国乐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游行中揭露中共

迫害的内容，她表示，这和本次文化游行的主旨非常相

配，她说：“受迫害团体就应该把迫害公布于众，越深

入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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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5 日，伊春市金山屯区大法弟子于

洪涛、叶梁军、关素明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被绑

架，恶警抢走电脑、钱等许多私人物品。三人现被

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望知详情者提供详情。

■举旗傲对干警--一名法轮功女学员拿
着「法正乾坤」的标语，在北京天安门抗议，遭
到警方拘捕。(美联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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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遭遇和见闻(一) 
金山屯公安局酷刑折磨大法弟子  

2002 年 5 月 10 日，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警察十多人

开着两辆轿车突然闯入我家，警察齐友和康凯最先冲上来，

一个铐住我一个往外推我，其他的满屋子乱翻。  

在看守所，警察把我带进一间黑屋子。打开灯只见所有

窗户上都拉着帘，地上有一个角铁围成的四框。齐友指着地

上的血说：“那是你们同修的血，你想试试吗？你最好放聪

明点，省得我们动手，不要遭罪，如果尝尝滋味也行。”那

个铁框就是把人摁住上面，把脖子、两手、两脚用铐子固定

住，一按电钮铁框就向四面伸，这叫五马分尸，脖子最容易

被勒出血，那地上的血大都是这么勒出的。 恶警恐吓我，

是让我说出最近干什么了。到晚上，进来 4、5 个人，拿着

一根白色细尼龙绳，说是白的，其实中间都是颜色发黑的血

迹，那是大法弟子的血染成的。4、5 个人冲上来就把我按

倒，七手八脚用尼龙绳把我双手、胳膊使劲往后抬，双手在

背后一直抬到与脖子齐。康凯就在一边手拽着绳，一会往上

提一下绳，大约 7 分钟放下来，一会再提上去，10 多分钟

后，那帮警察说：“你们不行，朱成新（大法弟子）能挺住

上 10 次绳，真厉害，真有刚。”按公安局自己说，这种刑

罚一般的人上三次绳，以后手基本就不好使了。  

酷刑后，当晚我被送到乌马河看守所，到年底无任何理

由非法判我 5 年半徒刑。我母亲在我被绑架 20 天后，在忧

伤恐惧中离世！ 2003 年正月，和本地另一名大法弟子被绑

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酷刑折磨大法弟子 
被关入集训队。我们一天要坐 14 个小时，一动不能动，

稍一动就是一顿暴打，监狱的刑事犯监督我们。队长姓李，
另一个叫王晓丽，不是狠打就是罚蹲。狱警陶丹丹迫害大法
弟子手段毒辣。没有配合他们，姓李的队长冲上来扇我耳光，
最后累得她呼呼直喘，然后王晓丽冲上来接着打。七月被转
到黑狱的八监区，后又转到二监区。队长郑杰、张春华、杨
华、张秀丽、李桂荣。狱警肖主剑、桂娜娜、黄静、周丽丽。
刑事犯赵艳华、宋丽波、赵艳、朱玉红、李桂红、金贞碧、
杨平、李桂香、王凤翠、黄鹤等联合作恶，把大法弟子逼得
跳楼 3 人，俩个大法弟子重伤，多处骨折，至今留下明显残
疾。一个叫张艳芳的还未成年，也被打的半死，后扔进小号。

八监区大队长郑杰、张春华、张秀丽是跟王兴监狱长签

“军令状”来到八监区的，目的是把被关押在八监区的大法

弟子“捋直”，要一律“转化”、干活等迫害。当时的大法

弟子一部份在监舍，一部份在小号，一部份拉出去迫害。对

此我提出来抗议,就在监舍用“大背吊”把我吊跪着，狱警

指挥一个叫王凤翠的刑事犯不停的谩骂并威胁要“拉练”。

我在“大背吊”5 天后也被拉出去“拉练”  

监狱很多人带着防暴帽，手里拿着电棍的、警棍的、小

白龙、竹条、满水的矿泉瓶，有狱医、卫生员、服务大队，

狱警、刑事犯等几十人。这些人围成一圈，在一条死胡同的

旮旯里。郑杰指着大法弟子朴英淑说：你们看她脸像不像个

大熊猫。一帮刑事犯和狱警哈哈大笑，我看见那大法弟子两

眼被打的充血，眼睑黢黑，白眼仁成血片状，整个脸变形了。

然后让所有大法弟子在他们围成的圈里跑，跑到每个人跟

前，她（他）就用手里刑具不管你哪里打一下，一个人不落，

叫所谓雁过拔毛。  

刑事犯王凤翠在狱警授意下推我跑，我不动，狱警就叫

狱警就叫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然后

用镣铐把我吊在铁栏杆上。防暴队一个叫王兵的男警

冲上来拿电棍朝我脸上身上，甚至乳房乱触，拼命的

扇我耳光，鼻子、嘴角的血都淌成线了也不停。我依

然不跑，王凤翠就两手攥住铁栏杆，面对我用膝盖往

下身猛顶，踢到浑身没力气了，气喘吁吁说让它徒弟

黄鹤来迫害我。黄鹤拿着一尺长的铁条，上来就往我

下身、阴部乱捅，听我发出凄惨的叫声，狱警和胁从

的刑事犯狂笑得直哈腰。张春华说你不腰疼吗，让黄

鹤好好给你治治腰。  

狱侦科长肖林打人不眨眼，犯人见他没有不打哆

嗦的。一次他把我拽到一间屋子里，开始左右开弓扇

耳光，手打累了就坐在椅子上用脚打，用脚打耳光比

手更狠。就这样反复打了三次，后来两个刚刚参加工

作的狱警实在看不下去了，拽着我就走，肖林挡着，

最后用皮鞋的尖头狠狠地把我踢倒靠在墙上倒下。当

时我两眼漆黑，就觉得气一下子被谁掐住了。不知过

了多久我才醒来，有半年的时间都不敢喘气，夜里也

不能翻身，后来才知道肖林把我的肋骨踢折了两根。

虽然我的肋骨断了，狱警的迫害依然，指使王凤

翠加重迫害。王犯看我翻身都困难，手被铐着，就把

我的脚绑上，然后坐在我腿上，开始用竹条抽打我脚

面，只需 2、3 分钟脚面就会象馒头一样鼓起来了，再

用机器针双手轮番快速插下，速度快的都看不出频率

来，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

痛痒的如百蚁钻心，就这样白天黑夜的变换方式折磨。

还不让睡觉，一次最厉害有 11 天不让睡觉。有 4、5

个同修连困带刑罚开始说胡话，监舍里阴森森的。每

天都能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阵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哈

哈大笑声，把大法弟子打的越痛苦，他们笑的越狂。

王凤翠告诉我，你别怪我，张春华答应一天给我 200

块奖励，这里这么苦，我也没办法，我要吃排骨都给

拿。狱方还答应王这就算一份工作。犯人羡慕，争先

恐后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谁手段卑鄙，谁更残酷，谁

挣高分减刑就多。 迫害愈来愈残酷了，我和大法弟子

们开始绝食反迫害。  

犯人宋丽波、商晓梅不懂医术，但犯人在监狱有

个毛病什么的都由她两处理，宋丽波来给我灌食，张

春华看插不进去，就告诉宋使劲插。一伙人把我按的

按，踩头的踩头，食管插进去拔出来，反复弄，也不

知是食管还是气管，我靠本能的挣扎几下，要不就憋

气。每天灌四次，用多次灌的方式加重迫害大法弟子。

灌的东西一般就是水、大蒜、盐、还有一些不明药物，

被灌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手脚都不怎么好使。(待续) 

 

 

 

 

 

 

 

 

 

 

 

 

 

 

 

 

大连教养院恶警雍鸣久遭报死亡 

2000 年到 2002 年间，雍鸣久任大连教养院
中队长，为了私利不择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
信仰，毫无人性电击老年法轮功学员。 

2009 年 4 月 9 日，雍鸣久在教养院内骑车，
一头摔在石头上死亡。一个人做了什么都要自己
承担，神佛在审视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善行恶

行都有果报。


